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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移民：中国经济的绊脚石

穆启国

移民，这个以前仅在少数高端人

群讨论的词眼，现在正与中国包括中

产阶层在内更大范围的人群渐行渐

近。 世界银行每五年对各成员国净移

民统计显示，

2000

年以后中国净移民

持续流出的态势未变，而且在数量上

跃升了一个数量级至百万级别。

2009

年至

2013

年间，世行估计中国净移民

输出

150

万人，位列印度、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之后，排名第四位。

与以往历次移民潮集中在低端劳

动力和出国留学人员不同，中国正经

历的第三次移民潮成员分布在中高端

技术人才、拥有巨额财富和丰富管理

经验的高净值人群。 移民方式以技术

移民为主，但投资移民正在被广泛接

纳。 这种“人才

+

资本”的流出模式，折

射出经济转型期潜在产出下滑背景下

中国面临的移民危机。

危机外因：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移民

收入的相对强弱仍是决定全球移

民流向的重要因素。 从全球净移民国

家分布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

欧洲发达国家仍是主要的移民目的

国，而中国、印度、非洲、南美国家是主

要的移民输出国，高收入国家仍然对

低收入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

技术移民门槛提高、投资移民日

渐兴盛是发达国家移民政策的新特

点。 发达国家凭借自身收入、福利、环

境等优势，一方面以加、澳、新为代表

提升技术移民门槛，筛选出素质较高

的群体，以优化本国的人口结构，提高

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以欧洲国家为

代表，为缓解债务压力，逐步放开投资

移民限制，吸引海外高净值人群，帮助

经济复苏。 由于忌惮对本国就业的冲

击，对于低端劳动力则采用严格的配

额制度。 这种政策设计对中国的冲击

是严峻的：一方面中高端人才流出，拉

低了中国的劳动和资本存量，拖累了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低

端劳动力滞留国内，加大了就业和社

保的压力且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危机内因：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

中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加剧是引

发跨国移民潮的内因。 近年来，我国

区域间的不平衡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

方面，区域间相对收入差距扩大使劳

动力向发达省份聚集，欠发达地区形

成了 “经济放缓—人口流失—需求下

降—经济放缓”的恶性循环。

2003

年排

名前五与后五省份人均

GDP

离差值是

21023.8

元，而

2012

年该离差值扩大至

48557.8

元，增长了

230%

！另一方面，发

达省份，随着人口的集聚，资源瓶颈愈

发突出，拥挤、污染等大城市病日益暴

露。 更为要紧的是，随着区域失衡的加

剧，引发政策调控的风险也在加强。 其

中，收入分配政策首当其冲，以房产税

和遗产税为代表的资产性收入调整或

将成为突破口。以上两方面使得高净值

人群的归属感日益淡薄，移民倾向逐步

加深。 恰逢国外移民政策伸出橄榄枝，

于是里应外合，一走了之。

存量漏出：

移民加剧潜在产出下行

在增量要素逆转的背景下，移民

带来存量要素漏出加剧了潜在产出下

行。 劳动力、资本、土地是三大基本生

产要素。 随着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

以及利率市场化的开启，劳动力总量

供给下降，结构问题突出；而国内储蓄

也暴露出长期拐点，这些因素指向了

廉价劳动力、资本供给时代也行将结

束。 这也是我国潜在产出拐点下行的

重要依据。

经测算，现有情形下，每年高净值

人群移民约拉低潜在产出

0.5

个百分

点。根据前述分析，本轮移民潮的主要

群体是中高端技术人才和高净值人

群。 后者一般指个人资产在

600

万—

1000

万以上的社会群体。 根据《

2012

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记

载，截至

2012

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

数量达到了

270

万人，平均年龄为

39

岁。他们的平均财富达到

4900

万人民

币， 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

发达省份。 调查显示，约有

50%

的高

净值人群表示考虑投资移民， 其中

10%

确定要投资移民。

按照

300

万高净值人群、 平均财

富

5000

万与投资移民比例

10%

计

算， 我国潜在财富漏出量是

15

万亿。

考虑到平均年龄

39

岁， 故按

30

年分

布计算，每年财富漏出约

0.5

万亿。 再

考虑到制度套利因素， 即取得国外身

份后继续在国内经营， 这部分比例按

50%

估计， 因此每年的移民对中国财

富的漏出量约为

2500

亿人民币，这意

味着仅以金钱衡量的资本存量流出就

占到当前

GDP

的

0.5%

左右。

印度经验：高技术移民

致GDP净损失

相关数据显示， 在印度， 约有

40%~50%

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信息

产业人才移民到发达国家， 其中很大

一部分流向了美国。研究报告《高技术

移民对印度的影响》中得出，每年从印

度输出的高技术移民所造成的人力资

本存量漏出间接使印度遭受相当于

GDP 0.5%

的净损失。从产业结构角度

看，像印度这种服务业占比

50%

以上

的国家， 高技术人才大量流失将造成

相关产业增速放缓。 我们对比了印度

净移民和电子与

IT

产业增速发现两

者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从而印证了上

述判断。 目前没有找到中国的相关研

究成果，但至少从印度的例子，我们可

以得出高端技术移民所带来的人力资

本流出长期对经济负面影响、 且不利

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结论。

逆向而流：

移民拖累产业结构升级

移民使得中高端人才流向与我

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相逆，不利于产

业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是十八届三中

全会改革的重点内容，提高服务业和

高端制造行业的比重，从劳动密集型

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是未来结构调

整的方向，特别是要占据产业链附加

值高端。 这部分劳动参与者主要为具

备卓越眼光的企业家和较高技术水

平的专业人员。 因此，高端人力资源

投入成为经济结构升级的决定因素。

但高净值人群和技术人才的移民带

来资本与人力的外流与结构调整的

方向相逆。

移民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向低水

平均衡靠拢。 《中国地区投入—产出

表》 是进行产业结构分析有效的工

具， 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省份行业

增加值的占比， 从而得到对应省份

产业结构特征。 我们发现，中西部欠

发达地区，以劳务输出大省甘肃为例，

产业结构多集中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

业初级加工行业（农业、能源、矿产）。

移民导致发达地区中高端人才流出，

延缓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步

伐。而随着一系列生活成本抬升，国家

区域平衡政策引导， 低端制造业从东

部向中西部转移， 这使得东部产业面

临空心化的风险， 从而使得我国区域

发展被动在低水平形成均衡。

“摘桃子、搞交叉、走边缘”是发达国

家保持强劲国力的移民政策。 在中国经

济转型期， 经济增速的回落以及政策调

整的风险， 都加剧了中国高端人群移民

的输出， 而决策层忌惮失控的结果导致

收入分配改革一再推迟，遗产税、房产税

久拖未决，这些并不会改变移民预期，反

而会强化移民输出的持续性。 原有增长

模式愈发不可持续， 而移民又大大拖累

了结构调整的速度，加大了中国陷入“中

等收入陷阱”的概率。 因此，在市场对长

期改革都抱以乐观心态的时候， 我们需

要警惕移民之殇。

（作者系川财证券宏观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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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经历的中国第三次移民潮以技术移民为主，投资移民被广泛接纳，这种“人才 + 资

本” 的流出模式，折射出经济转型期潜在产出下滑。 发达国家相对收入差距、移民门槛抬高，

是中国移民输出高端化的外因， 但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及政策调控风险才是中国移民流出

的引爆点。

中国的两次移民潮

平遥老刘

我国是世界上移民到外国最多的国

家之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商

业贸易、留学打工、政治逼害、远征战争

和宗教信仰等原因， 我国很早以前就开

始了向国外移民的行动。 不过，比较大的

移民潮在我国历史上共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移民潮发生于清朝末年至解

放前。 这次移民的特点是劳动力的输出，

而且是以男性青壮年为主。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期，因战争使英法等国的劳动力

十分短缺，他们便在中国山东等地招收

了十万名青工赴欧洲各国劳动；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了抗日，中国十万

远征军开赴缅甸和印度等国参战；在日

军逐步战领中国的过程中，他们先后抓

走了大批中国青壮年送到日本去作劳

役。 在这些庞大的人群中，一些人因掉

队、生病或其他原因留了下来，成为早

期华侨的一部分。 广东、福建等东南沿

海地区的青壮年， 则是为了谋生和发

展，纷纷到东南亚各国及美国旧金山等地

打工或经商。一旦在当地站住脚或事业有

成，便会把家属和亲朋好友也拉来异国他

乡定居发展，从而成为国外华人的主体。

第二次移民潮开始于香港回归前，

当时“香港基本法” 虽然明确规定保持

50 年不变， 但不少香港的富人还是心存

疑虑，纷纷举家移民国外，但后来在看到

香港回归后不仅社会稳定， 而且经济快

速发展时，大多数人又移回了香港。中国

内地移民潮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而

逐步展开的。 由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与此

同时， 社会的财富也在向少数人迅速聚

集，于是产生了中国的新富一族。 他们中

间的不少人产生了不安全感，便想方设法

转移财富到国外，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第二

次移民潮。一些贪官为了能把赃款永久占

有，也加入到了新的移民潮中。 所以第二

次移民潮的特点与第一次截然不同：不是

输出劳力而是输出财富，不是个人外出打

工而是举家移民。 （谭恕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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